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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要加班，但看着凌亂的家，忍不住當勤
勞的蜜蜂。可表現着表現着，怒火漸升： 「你們
兩個窩囊傢伙，一輩子都改不了嗎？趕緊給我起
來！看看你們邋遢的傑作。」聽見我大吼，丈夫
下床了，但人家一屁股坐在電腦前，開機偷菜。
我更加惱怒，自兩個月前他開始玩偷菜遊戲，我

家的電腦就超負荷運轉。早晨天不亮要工作，半夜天黑也要工作。這
些天，我常常做夢交電費，一交就是幾千多。

我生氣地衝到電腦前，沒等訓斥，丈夫立刻笑了： 「你不用管了
，趕緊上班去吧。我負責洗碗、拖地。」伸手不打笑臉人。我只好轉
而對女兒。十六歲的女孩子，除了關心自己的頭髮和服飾，這個家有
多凌亂都和她沒關係。 「一分鐘立刻起床！收拾房間。」我大聲給女
兒下命令。但她睜開眼，根本沒立刻執行。我更加上火： 「你是不是
覺得找個後娘會對你好點？趕緊去找呀。我正好不想伺候了。」

又怎麼了？大清早發脾氣。女兒嘟囔着。丈夫笑着插言： 「找後
娘她能說了算？由我做主才行。」那你趕緊找吧，我更不想當你的保
姆。我嘴不饒人，內心的火卻少了許多。 「那不行，你不伺候我到哪
找你這樣又能寫作又能幹活的老婆呢？」他還是嘻嘻哈哈一副嘴臉。
「別惹我。更年期到了。」我白了他一眼，又去忙碌了。但女兒還是

不緊不慢，對我剛才的指令置若罔聞。我的怒火實在壓不下去，又開
始對她大聲嘮叨：「有你這樣的孩子嗎？懶惰不說，學習還不行。你
有啥資格享受？」女兒沒吭聲，丈夫又發言了： 「我至少還有一個優
點。學習好。」我噗哧一聲笑出來：你別貧嘴行不行？丈夫也笑了，
起身推我進臥室，將工裝遞過來： 「趕緊上班去吧。一大早像個瘋婆
子似的，損壞自己的形象。也就我能容忍你的壞脾氣。孩子會煩的。
」我生氣地瞪他一眼，火卻全消了。我明明知道發脾氣有損健康，有
時卻控制不住。幸好，有他的豁達、開朗、風趣與幽默陪着我，將我
的不健康因子消滅在萌芽狀態中。

兩年前的八月八日，北京奧運
會拉開了多彩的帷幕。近兩年來，
我常常翻閱桌上數百張私家珍藏的
「北京奧運剪報」。一篇篇佳作、

一幅幅美圖，把我又帶回到那兩個
火紅的夏日：二○○一年七月十三

日二十二時十分──奧林匹克把古邦之都北京永遠定
格在這一瞬間；二○○八年八月八日晚八時正，現代
奧林匹克運動，一八九六年在這一運動之 「父」顧拜
旦的帶領下起跑，經過了一百一十二個年頭，終於跑
到了一個古老而又年輕的東方國度。飲水思源， 「主
源頭」應該是海內外億萬炎黃子孫為百年追夢所貢獻
出的智慧與艱辛，以及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
增強，當然，兩個北京申奧團隊，特別是其領軍人物
李嵐清副總理也功不可沒。

「北京首次申奧雖敗猶榮！」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摩納哥這個不足兩平

方公里的 「超級袖珍國」，牽動着世界上許許多多人
的心。千禧（二○○○）年奧運會的舉辦權究竟鹿死
誰手，當晚就會在該國以博彩業聞名於世的蒙特卡羅
作出決斷。

從當天下午二時起，我與億萬同胞一道，守候在
電視機旁，眼睛緊緊地盯着蒙特卡羅路易二世體育館
。三時許，擔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一職剛滿半年的李
嵐清，笑容可掬地走向講台。他以中國改革開放新一
代領導人的嶄新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代表中國政府
用清晰的英語進行北京申奧陳述：

自從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經濟蓬勃發
展，市場繁榮，中國人民從未像今天這樣，過着美好
的生活。他們所夢寐以求的穩定、繁榮與和諧，如今
都已變成了現實。

最後，李副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鄭重宣布：

一、為確保未來奧運會的圓滿成功，中國政府保
證在財政上給以全力支持。

二、確保奧運會所有參加者的絕對安全。
三、奧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員將來可以自由進出中

國，記者們可以自由進入各奧運場所進行採訪。
李嵐清講話的內容、語句和風格，都給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為了使這次申奧陳述達到盡善盡美的地
步，他作出了人們難以想像的努力。這裡只舉一個例
子。

記得有一次，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的蔡方柏，在
外交部一個大使學習班上，講了一個有趣的細節。在
北京首次申奧陳述的頭一天晚上，李副總理在下榻的
旅館，突然敲開蔡大使房間的門，要一片催眠效果最
佳的安眠藥吃。他解釋道： 「為了有充沛的精力作好
明天的申奧陳述報告，今晚一定得睡個好覺。」第二
天早餐時，他興奮地告訴蔡大使： 「昨晚你給我的那
片瑞士安眠藥真靈，催眠的速度快，深度睡眠的時間
長，一夜睡得很香。今天，我可以精力充沛地做好北
京申奧的陳述工作。」

在長達大半天的申奧陳述中，伊斯坦布爾、柏林
、曼徹斯特，一個個被 「刷」了下去， 「決戰」在北
京和悉尼之間展開。結果，悉尼以四十五比四十三僅
兩票之差勝出。澳大利亞贏了，但贏得並不光彩！在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個別國家蓄意用某種政治訴求來
干預奧林匹克運動，玷污了神聖的奧林匹克精神。國
際奧委會的一位希臘委員說得好： 「北京首次申奧雖
敗猶榮！」

「歷史老人是不會忘記她的」
二○○一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李嵐清副總理

對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了友好訪問。當時，我在該國出
任大使。訪問期間有空時，李副總理常與我聊天，北
京申奧是主要話題。有一次，李副總理說： 「在中央
，我分管北京申奧工作。三個月過後，我就要在莫斯
科代表中國政府，第二次向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作北
京申奧陳述。這是繼一九九三年蒙特卡羅北京申奧失
利之後，全黨、全國人民交給我的又一份重託！我會
盡力的，這次一定要不辱使命。」

我問李副總理： 「申奧 『決戰』已迫在眉睫，您
為何選擇此時出訪多國？」他說： 「如果從蒙特卡羅
那一次算起，我們已經準備了十多年時間。應該說，
夠充分的了，該做的事大體上都已做了。這次出來走
走，也許是 『大戰』前夕需要一種內心的寧靜吧。」
我知道，李副總理以沉穩著稱，險惡之處亦波瀾不驚
。我又問，對三個月後的表決結果，國內有何預期，
擔不擔心莫斯科會再次成為 「蒙特卡羅」？他說：
「中央這次是有信心的，而且，我個人的信心還相當

足。蒙特卡羅之後，將近八年時間過去了，我們有意
放棄了一屆（第二十八屆），集中力量打好第二十九
屆這一 『仗』。外交部的同志們，在前方和後方都做
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

當天上午參觀完塔什干飛機製造廠後，李嵐清副
總理在下榻的賓館繼續與我聊北京申奧。我談到北京
首次申奧失利時說： 「蒙特卡羅那一次，似已勝券在
握，但最後卻讓悉尼給拿去了。當時，我在北京看電
視實況轉播，那是多麼悲愴的一幕啊！何振梁在現場
一聽到薩馬蘭奇說出 『悉尼』二字時，似乎一下子就
蒼老了好多，給人一種 『白髮三千丈』的感覺。老人
拖着沉重的步子，臉上露出一丁點兒似笑非笑的樣子
，第一個走上前向澳大利亞委員道賀。何振梁這是強
忍着多大的悲痛啊！他，所有的中國人，那一刻心裡

都在翻江倒海：輸得真是太冤啦！聽說何振梁的女兒
當晚從北京打電話到蒙特卡羅，父女倆天各一方，手
執話筒， 『相對』無語，痛哭了好久。」接着，我問
李副總理八年前在現場這一瞬間的心緒。他答道：
「『翻江倒海』──大使這個詞用得好啊！百年期盼

，卻失之交臂。不過，兩三秒鐘過後，我的內心就恢
復了平靜。」他沉思了一會兒，接着說： 「大使是搞
外交的，外交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國際問題變數很多
。北京那次申奧失利，說到底，是國與國的根本利益
碰撞的結果。不過，請大使相信，機會一定還會有的
。中國是人類文明的一大發祥地，歷史老人是不會忘
記她的。」

「現在是大搏一回的時候了！」
在賓館與李副總理交談時，對於我國官員三個月

後在莫斯科用英語陳述，我表達了自己和使館人員的
關切： 「七月十三日表決之前，您和我國另外七名申
奧官員將要用英語作最後陳述。我與使館的同志們有
兩點擔心：一是陳述詞能否擺脫我們一直慣用，但不
易為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接受的邏輯思維、語式架
構、遣詞造句；二是除您、何振梁和楊瀾女士外，另
外五位陳述人的英語會不會因為講得不夠到位，陳述
因而得不到應有的效果。」

李副總理說： 「大使的擔心也是國內許多人擔心
的。八篇陳述詞早就着手寫，改了不知多少遍，至今
也還沒有定下來。對每篇陳述詞，都有時長限制，我
的一篇，只能講三分鐘。我一直在琢磨，在這稍縱即
逝的一百八十個滴答裡，怎樣才能講得通俗易懂，讓
人入心入腦，而且一定要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使
國際奧委會的委員們聽後覺得，這一票投給北京可以
放心。」

對於用英語作陳述的具體方法，李副總理向我介
紹了一個絕竅。他說： 「我對奧申委的同志們說過多
次，陳述詞英譯本的句子一定要短。英語不是我們的
母語，你一句話如果拖得很長，人家一聽就會感到煩
。大使可以放心，每位陳述人都會反覆練、反覆背英
文稿的。此外，還要多次進行模擬演練，請中央領導
同志、奧申委的同志，還有北外、北大的英語教授指
點、評說、挑錯。沒有絕對把握，我們是不會上 『火
線』的。容國團有句名言，叫做： 『人生能有幾回搏
⁈』現在是大搏一回的時候了！」還說： 「最後陳述
固然重要，但也不必刻意追求用英語一時難以達到的
效果。中華文明、中國人的智慧、社會的進步、中國
的國力、改革開放，還有已做的大量工作，這些才是
成功之本。我一再勸同志們不必過於緊張。只有放鬆
，陳述時才能發揮出最佳水準。這次回國後，還要繼
續給大家減減壓。」

為慶功唱一個晚上也不會含糊
談着談着，我把話鋒轉到李副總理的一個 「強項

」，許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有專業水準的業餘男高
音。我問： 「北京第二次申奧如能成功，在慶功會上
您會不會一展歌喉，來一首《我愛你，中國》？」李
副總理說： 「別說一首《我愛你，中國》，大使讓我
唱整整一個晚上，我也絕不會含糊！」

當晚，在烏茲別克斯坦總理為李嵐清舉行的歡迎
國宴上，這位中國領導人聽樂隊演奏完舒伯特的一首
美妙曲子後，興致頗高地對我說： 「大使上午不是問
，北京第二次申奧如能成功，在慶功會上我會不會一
展歌喉嗎，那我現在就先練一練嗓子，唱首洋的，而
且難度還頗大的那一首，好熱一熱身，為北京申奧成
功討個好彩頭！」他出乎所有來賓的意料，用意大利
文演唱了那不勒斯民歌《O Sole Mio》（《我的
太陽》）。這位業餘男高音儘管一再對大家說 「唱低
了一個音」，表示抱歉，還是得到了滿堂彩。多少年
後，有一次憶及這次國宴的情景時，我忽然感到心有
所悟。李嵐清當年之所以選唱這首世界名曲，是要傳
遞出一種隱喻：像迎接初升的《我的太陽》那樣，迎
接我們的北京奧運來到中華大地上！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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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掉
了
下
去
。
詭
隨
正
要
叫
涉
虛
不
要
跳

，
子
僑
掩
其
口
，
不
准
他
叫
喊
，
於
是
涉
虛

在
無
人
警
告
的
情
況
下
也
掉
入
糞
坑
。
子
僑

一
身
糞
便
，
笑
了
笑
，
說
：
﹁我
想
我
們
三

人
誰
也
不
會
取
笑
誰
。
﹂
劉
伯
溫
評
價
說
：

西
郭
子
僑
自
己
受
辱
，
還
包
藏
害
人
之
心
，

欺
騙
自
己
的
朋
友
，
真
是
沒
有
良
心
！

三
是
﹁疑
心
﹂
。
除
了
自
己
，
誰
也
不
相
信
，
﹁人
心
叵
測

﹂
，
夜
夢
驚
魂
；
四
面
楚
歌
，
顧
影
自
憐
。
眼
神
疑
懼
，
杯
弓
蛇

影
。

以
上
三
種
心
病
，
《
鍾
馗
平
鬼
》
裡
有
一
個
病
理
分
析
：

﹁大
凡
人
鬼
之
分
，
只
在
方
寸
之
間
。
方
寸
正
的
，
鬼
可
為
神
，

方
寸
不
正
的
，
人
即
為
鬼
。
﹂
關
鍵
是
心
的
位
置
不
正
，
﹁心
不

正
則
眸
子
眊
﹂
，
人
格
也
就
變
態
。
此
類
心
病
，
恐
怕
無
藥
可
醫

。
人
說
養
心
首
重
寡
慾
，
唯
寡
慾
可
以
清
心
，
但
要
慎
其
前
，
而

非
悔
其
後
，
病
到
膏
肓
，
就
只
有
哭
窮
途
了
。

另
有
些
人
的
心
病
，
是
客
觀
原
因
造
成
的
。
如
辛
辛
苦
苦
打

工
，
討
薪
反
被
老
闆
打
罵
；
合
理
合
法
的
工
資
待
遇
、
職
稱
待
遇

、
級
別
待
遇
得
不
到
保
障
，
投
告
又
無
答
覆
，
拖
而
不
決
，
部
門
之
間
互
相
推
諉
；
事

業
上
的
成
果
得
不
到
應
有
的
承
認
和
肯
定
…
…
這
樣
心
情
就
鬱
悶
，
久
之
結
成
心
病
。

﹁餘
熱
﹂
成
了
﹁餘
悸
﹂
、
﹁餘
憂
﹂
，
遑
論
去
尋
藥
延
年
。
宋
陸
游
很
有
抱
負
，
以

抗
金
復
國
為
己
任
，
無
奈
請
纓
無
路
。
仕
途
不
順
，
屢
遭
貶
黜
，
晚
年
退
居
山
陰
，
有

志
難
伸
。
因
以
《
訴
衷
情
》
表
達
自
己
的
心
情
：
當
年
萬
里
覓
封
侯
，
匹
馬
戍
梁
州
。

關
河
夢
斷
何
處
，
塵
暗
舊
貂
裘
。
胡
未
滅
，
鬢
先
秋
，
淚
空
流
。
此
生
誰
料
，
心
在
天

山
，
身
老
滄
洲
。
因
為
壯
志
未
伸
的
心
病
，
加
速
了
身
體
的
衰
老
，
鬢
先
秋
，
淚
空
流

。
這
樣
的
﹁患
者
﹂
，
如
果
給
他
機
會
，
讓
他
披
掛
上
陣
，
率
兵
北
上
，
萬
里
氣
吞
如

虎
，
心
病
也
自
然
好
了
，
遺
憾
的
是
，
這
種
﹁心
藥
﹂
就
鎖
在
宋
孝
宗
的
抽
屜
裡
，
沒

有
給
他
。

如
果
這
些
﹁患
者
﹂
，
也
能
受
到
人
們
的
關
懷
，
為
他
們
找
心
藥
，
使
他
們
身
心

健
康
，
豈
不
妙
哉
？
事
實
怎
樣
呢
？
應
該
說
，
這
樣
的
﹁救
心
靈
丹
﹂
是
有
的
，
或
許

就
在
某
些
負
責
人
的
囊
中
，
就
看
他
是
否
有
心
抖
落
施
放
，
像
贈
送
速
效
救
心
丸
一
樣

。
果
如
此
，
則
天
下
歸
心
也
。

小康國家窮總統 馬 佳

神
遊
八
廓
街

陽

光

李嵐清：北京申奧􀎠總導演􀎡
李景賢

聞贈􀎠心藥􀎡有感 茅 丁

好男人有點貧 李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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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雪山 陽 光提供

七
月
初
，
筆
者
在
上
海
世
博
會
參
觀
了
烏
拉
圭
館
，
印
象
頗
深
。
該
館
猶
如
一
個
環

繞
在
迷
人
幻
象
中
的
城
市
廣
場
，
給
人
以
和
諧
都
市
與
自
然
美
景
的
雙
重
享
受
。
他
們
通

過
特
色
藝
術
品
和
圖
片
、
視
頻
，
展
現
了
烏
拉
圭
人
建
設
現
代
、
高
效
、
清
潔
的
綠
色
城

市
，
實
現
經
濟
和
人
文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不
懈
努
力
，
凸
顯
了
其
一
流
的
自
然
環
境
與
先
進

的
國
民
教
育
造
就
的
高
品
質
生
活
。
烏
拉
圭
的G

D
P

在
全
球
排
名
中
上
，
屬
於
﹁小
康
型

﹂
或
半
發
達
國
家
，
人
月
均
收
入
為
一
點
九
二
萬
比
索
，
相
當
於
二

千
八
百
元
人
民
幣
，
因
為
消
費
便
宜
，
國
民
生
活
水
平
相
當
可
觀
。

與
此
極
不
﹁協
調
﹂
的
是
烏
拉
圭
總
統
何
塞
穆
希
卡
的
﹁寒

酸
﹂
。現

年
七
十
五
歲
的
何
塞
穆
希
卡
最
近
公
布
自
己
的
財
產
，
其
名

下
既
無
銀
行
賬
戶
，
也
沒
有
積
蓄
和
債
務
，
全
部
財
產
只
有
一
輛
一

九
八
七
年
出
品
的
大
眾
甲
殼
蟲
汽
車
，
價
值
一
千
九
百
美
元
。
申
報

個
人
財
產
，
是
當
今
世
界
各
國
高
官
│
包
括
元
首
政
要
都
面
臨
的
事

情
。
看
來
，
目
前
全
球
最
窮
的
在
任
總
統
，
非
何
塞
穆
希
卡
莫
屬

了
。

何
塞
穆
希
卡
夫
人
盧
西
亞
托
波
蘭
斯
基
名
下
有
一
個
小
型
花
卉

苗
圃
，
苗
圃
只
有
一
輛
拖
拉
機
和
一
些
種
花
設
備
。
這
位
第
一
夫
人

說
：
﹁我
們
沒
有
銀
行
賬
戶
或
信
用
卡
。
﹂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何

塞
穆
希
卡
參
加
游
擊
隊
，
曾
身
中
六
彈
，
後
被

軍
政
府
逮
捕
，
承
受
十
四
年
牢
獄
之
災
。
一
九

八
五
年
烏
拉
圭
恢
復
民
主
政
治
，
何
塞
穆
希
卡

重
獲
自
由
。
他
與
妻
子
盧
西
亞
在
自
家
的
苗
圃

裡
種
花
，
再
拿
到
市
場
出
售
，
以
此
維
持
生
計

。
一
九
九
五
年
穆
希
卡
走
上
政
壇
，
他
以
生
活

簡
樸
、
貼
近
民
眾
和
風
趣
幽
默
，
甚
至
很
少
穿

西
裝
、
打
領
帶
，
在
國
民
中
聲
望
甚
高
。

二
○
○
九
年
穆
希
卡
成
功
當
選
總
統
於
二
○
一
○
年
三
月
一
日

就
職
，
但
盧
西
亞
托
波
蘭
斯
基
拒
絕
搬
入
總
統
府
，
仍
與
家
人
住
在

自
己
簡
陋
的
苗
圃
裡
。
當
上
總
統
後
的
何
塞
穆
希
卡
，
每
月
工
資
一

萬
一
千
美
元
，
但
他
將
五
分
之
一
的
工
資
捐
給
自
己
的
政
黨
，
其
餘

則
捐
給
公
共
住
房
項
目
基
金
，
只
給
自
己
留
下
一
千
五
百
美
元
消
費

。
業
餘
時
間
，
他
以
駕
駛
自
家
拖
拉
機
在
苗
圃
裡
勞
作
為
樂
。

烏
拉
圭
雖
然
是
傳
統
農
牧
業
國
家
，
但
礦
產
豐
富
，
林
業
和
漁

業
相
當
發
達
，
出
口
油
類
、
電
力
、
肉
類
、
大
米
、
皮
革
製
品
、
羊

毛
、
魚
類
、
乳
製
品
等
，
還
是
南
美
洲
著
名
旅
遊
勝
地
。
烏
拉
圭
只

有
三
百
五
十
萬
人
口
，
社
會
福
利
較
高
，
政
府
對
失
業
、
退
休
、
殘

疾
、
婦
孺
、
工
傷
、
疾
病
等
均
提
供
福
利
補
貼
，
並
實
行
三
十
年
工

齡
退
休
制
，
在
二
○
○
七
至
二
○
○
八
年
度
人
口
發
展
指
數
排
名
中
位
居
世
界
第
四
十
六

位
。
據
二
○
○
七
年
統
計
，
每
三
點
五
人
擁
有
一
輛
汽
車
，
每
二
點
八
人
擁
有
一
套
住
房

，
每
百
人
擁
有
電
話
六
十
五
部
，
每
二
百
三
十
五
人
擁
有
一
名
醫
生
。

從
這
個
角
度
看
，
貴
為
總
統
的
何
塞
穆
希
卡
的
一
身
清
廉
，
尤
其
令
人
可
敬
。
有
這

樣
一
位
﹁窮
總
統
﹂
，
烏
拉
圭
的
貪
腐
分
子
想
必
很
難
得
逞
的
。

李嵐清在上海 （網上圖片）

六月四日
在拉薩玩，八廓街是一定要去

的。走近不一樣的人群會使你的旅
遊更加精彩。

大昭寺的外圍是一條著名的轉經
道，藏族人把它稱作 「聖路」，其
實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廓街了。如

今這條轉經道的兩側店舖林立，人流如織，轉經者和
遊客和逛街的人混在一起像潮水般向前湧動。這股潮
湧是有方向的，一定是順時針而動，而我們不懂規矩
，逆時針進入轉經道，開始還很納悶，怎麼所有人都
是面朝我們走來，等明白過來，不由得慶幸，正因為
如此才使我們的鏡頭得以在如潮的人群中輕易捕捉到
形形色色轉經者的畫面，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服飾
不同舉止不同神情，非常精彩。最讓我滿意的一張照
片，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身邊全套叩長頭的裝
備，正盤腿坐在人群中間，笑瞇瞇地用手機接聽電話
，我猜想來電話的一定是他的女朋友，一位可人的藏
族姑娘吧。

古老的石板路上，行者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
我們這些藏區以外來的遊客，也有穿着民族服裝的當
地藏胞，還有身披袈裟手握佛珠的僧侶；男人大多頭
戴禮帽，也有頭上盤着辮子紮着鮮紅的英雄結，而女
人似乎更喜歡戴花花綠綠的各式帽子以及時尚的花口
罩；行人中最多的還是轉經的信徒，他們大多步履匆
匆，神情莊重，手上或撥着佛珠，或搖着經輪，邊走

邊不停地念誦經文。
逛八廓街還有一個重要節目就是看 「黃房子」。在做遊藏功課過

程中，老Y迷上了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知道和不知道倉央嘉措故
事的人都會慕名去那裡。 「黃房子」大名 「瑪吉阿米」，就立在八廓
街的東南角，是一座二層樓外加露台的酒館，外牆是一片鮮艷的黃色
，很好識別。全西藏的酒吧數它名氣最大生意最好，旅遊旺季時你根
本找不到座位。酒吧裡的布置很有藏族特色，最出名的是架子上堆放
的留言簿，天南地北的客人為西藏為倉央嘉措為酒吧也為自己信手塗
鴉，與 「黃房子」結下不解之緣。我靠窗而坐，喝着香濃的酥油茶，
悠閒地打量着窗外形形色色的路人。果然如某攻略所言：從瑪吉阿米
酒吧的樓上看八廓街，一邊都是人臉，另一邊都是後腦勺。所有的人
都在順時針走，酒吧站在街角，向北看皆是迎面而來，向西看則是拐
彎後繼續向前的背影。原來如此，若非親身經歷，此話還真有些費解
。酒吧的斜對面有一座高高的煨桑台，始終燃着噼啪作響的柏枝，煙
霧淡淡的飄在古街的上空，空氣中瀰漫着柔和的桑煙味，為熱鬧的八
廓街平添了幾分神秘。八廓街的周邊商業氣息濃厚，商品也很有特色
。有賣唐卡的，賣叫 「擦擦」的泥塑小佛像的，賣天眼、綠松石、海
洋生物化石的；服飾店有些專賣尼泊爾、印度貨，價錢不算貴，異國
風情的衣服裙子布包披肩首飾……琳琅滿目，叫人愛不釋手；工藝品
種類很多，藏刀、面具、牛頭標本、犛牛角梳子、犛牛骨項鏈……看
得我眼花繚亂的；買正宗藏香、藏藥的人也不在少數。

在拉薩的日子，我們還特地尋訪了兩家書店──古修哪書坊，同
樣是分店，感覺八廓街上的那家不如措美林的那家好。 「措美林」，
藏語中意為 「溫馨的小巷子」，古修哪書坊一分店就隱藏在其中，小
小的，極不起眼，稍不留意便會擦肩而過。裡面暗暗的亮着昏黃的光
，書架並不多，卻有多種語言的關於西藏的書。 「古修哪」是藏語
「請到裡面坐」的意思，有人解釋為 「古代的修行者你在哪裡」，書

坊中的確擺了幾張木桌子供人坐着閱讀；迎門而設的服務台又兼有吧
台的功能賣着啤酒放着音樂；屋子裡低低迴響着一首藏族女聲的歌，
不似平日常聽到的那種高亢之音，是用藏文唱的，聲音不疾不徐，像
在誦經，像在低語，繚繞耳邊，直入心扉。我問那藏族姑娘，這是張
什麼唱片？誰唱的？哪兒能買到？她說這是店裡自己錄的，外面買不
到，歌手叫德久旺姆。我實在是喜歡，便央求她複製一盤給我，姑娘
滿足了我的願望。

我珍藏起這張沒有名稱沒有包裝的裸碟，明天將帶着它踏上歸途
。德久旺姆，德久旺姆，你猶如來自上界的天籟，和着我此番天路之
行，會讓我銘記一輩子。 （《走近西藏》之七，全文完）


